
　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６年４月　第１７卷第２期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ＺＨＥＮＧＺＨＯＵ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ＬＩＧＨＴ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ＥＤＩＴＩＯＮ）　Ｖｏｌ．１７Ｎｏ．２Ａｐｒ．２０１６

　　收稿日期：２０１５－１１－２０

作者简介：黄若愚（１９９０—），男，河南省南阳市人，太原理工大学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环境艺术设计。

引用格式：黄若愚．苏州博物馆新馆设计的传统美学解读［Ｊ］．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
学版），２０１６，１７（２）：９９－１０８．
中图分类号：Ｊ０１　　文献标识码：Ａ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９－３７２９．２０１６．０２．０１５
文章编号：１００９－３７２９（２０１６）０２－００９９－１０

苏州博物馆新馆设计的传统美学解读
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ｓｏｆｔｈｅｄｅｓｉｇｎｏｆｎｅｗＳｕｚｈｏｕｍｕｓｅｕｍ

关键词：

苏州博物馆新馆设计；

以和为美；

天人合一；

意象；

意境

黄若愚
ＨＵＡＮＧＲｕｏｙｕ

太原理工大学 艺术学院，山西 晋中 ０３０６００

摘要：苏州博物馆新馆作为一座现代建筑，展现出中国传统建筑的元素特征，它

将苏州深厚的文化底蕴与现代新颖的建筑理念巧妙融合，成为传统文化与现代

设计融合的榜样。其一，中国传统文化含蓄、内敛、兼容并蓄，讲究“以和为美”。

苏州博物馆新馆对这种“以和为美”传统的表达，体现在建筑形式的和谐上，不

管是其整体色调或建筑体量，还是其用料选材或区域环境，都达到了视觉效果

上的和谐统一。苏州博物馆新馆建造理念的内在和谐，则体现在布局理念、空

间组织、人文精神等方面。其二，“天人合一”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核心命

题，它不仅具有哲学的内涵，而且也贯穿美学发展的始终。苏州博物馆新馆在

自然光线和自然景物的运用上，对“崇尚自然”的表达随处可见，并且别具特色，

耐人寻味。其三，“美在意象”是中国传统美学的精髓，渗透着中华民族的审美

习惯和审美理念。苏州博物馆新馆对意象的挖掘和表达很贴切，如其灰色线

条、叠落山墙所产生的感性世界。其四，“意境”同样是中国传统美学的一个重

要范畴，属于审美表达的最形而上的一种类型。苏州博物馆新馆在造景手法上

颇得苏州传统园林的精华，山水、窗亭、水荷、古藤等意境的营造都别有一番

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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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传统美学思想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不

管是在哲学领域还是在艺术创作中都有所体

现。从我们的祖先为生存而造物开始，就伴随

着审美活动，但当时明确的思维和概念尚未形

成，这种审美活动往往以功能为主导，没有渗入

清晰的审美意识。但即便是在这种情况下，古

人对美的追求也没有停止。随着社会文明的进

步，无数文人大家不断在审美领域进行探索与

总结，虽然尚未形成现代意义上完整的美学体

系，但积累了极为丰富并且影响广泛的美学思

想。这些传统美学思想是中国文化的璀璨明

珠，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其所折射出的

人文哲理、民族心理、审美理想，对中华民族的

文化理念、生活方式、行为习惯的形成都有深刻

的影响。在文化领域，美与艺术的联系最为紧

密，因为美是艺术的生命，而表现美是艺术的使

命。正如法国哲学家马利坦所说，只要艺术仍然

是艺术，它就不得不专注美［１］２３９。中国现代美学

的奠基者、美学大师朱光潜也曾说过类似的话，

大意是：人若不美，则不失其为人；艺术若不美，

则就不是艺术。由此可见，艺术之魂是美。

苏州博物馆新馆落成于２００６年，如今虽已

经屹立了８个年头，但它的艺术价值和时代特

色依旧光鲜亮丽，吸引着国人甚至是全世界的

目光。２００８年，著名艺术评论家贺兰德·考特

在《纽约时报》头版上这样评价到：苏州博物馆

新馆是一座国际一流水准的博物馆，在不是太

传统就是太现代的众多中国博物馆中，这座与

园林相伴的博物馆是一个难得的例外［２］。与华

裔建筑师贝律铭先生“中而新，苏而新”［２］的设

计理念一样，苏州博物馆新馆作为一座现代建

筑，展现出中国传统建筑的元素特征，既保留了

传统建筑的显著形象，又并非原汁原味地使用

传统建筑元素符号，而是做了恰当的提炼和演

变。这种提炼和演变恰当地将传统与现代融合

在一起。可以说，苏州博物馆新馆巧妙地实现

了苏州深厚的文化底蕴与现代新颖的建筑理念

的融合，成为传统文化与现代设计融合的榜样，

不管是建筑造型还是室内装饰，都折射出丰富

的传统美学意蕴。目前学术界对苏州博物馆新

馆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其对传统建筑形式和理念

的传承与创新上，对其中的美学意蕴论述欠缺。

本文拟以传统美学为视角，从以和为美、天人合

一、美在意象、意境之美四方面对其进行剖析和

解读，以期对相关的理论研究和设计实践有所

裨益。

　　一、以和为美

中国传统文化含蓄、内敛、兼容并蓄，讲究

“以和为美”。《淮南子·汜论训》中的“天地之

气，莫大于和。和者，阴阳调、日夜分而生物”［３］，

就强调了“和”的重要性。这种思想首先强调

的是一种整体意识，即从整体上把握事物的关

系，将天、地、人看作一个生机勃勃的有机整体，

而艺术的使命就是去反映、展现、参悟这一整

体。［４］把握整体，就必须考虑局部与整体、局部

与局部的关系，进而生发出“以和为美”的对事

物内部各部分关系限定的思想，即万物和谐，惟

如此，整体才能协调、均衡，才能产生美，“匪和弗

美”［５］。简言之，“以和为美”就是在宏观上要注

重整体意识，在微观上要把握事物内部各部分之

间的关系。中国传统美学历来重视和谐之美，无

论是诗词歌赋还是绘画造物，都渗透着“以和为

美”的美学观念。只有把握好构成艺术的各种因

子之间的辩证关系，把握好度，此消彼长，此起彼

伏，相互协调、相互裨益，才能相得益彰，达到艺

术的至高境界。苏州博物馆新馆在对传统文化

的运用上，可谓有理有据、恰到好处，正中传统美

学之穴，到处渗透和体现着“以和为美”的美学

观念。

１．建筑形式的和谐

苏州博物馆新馆对“以和为美”观念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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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首先体现在建筑形式的和谐上。从整体色

调到建筑体量，从用料选材到区域环境，苏州博

物馆新馆都达到了视觉效果上的和谐统一。

（１）颜色和谐。苏州人文气息极为浓厚，

江南传统民居粉墙黛瓦的色彩配置所呈现出的

清新素雅，正是这种人文气息的具体体现。苏

州博物馆新馆的设计虽然没有采用传统的瓦，

但运用了“中国黑”石材，或以线框形式镶嵌在

白色墙面上，或以块面形式覆盖在屋顶上，这种

黑白对比、黑白映衬所产生的轻巧素雅之感与

苏州建筑的标志性色彩基调达到了和谐统一，

使苏州博物馆新馆在外观视觉上融入了苏州的

千年古韵之中。

（２）体量和谐。苏州传统民居和园林建筑

多为单层，高度一般较低，形成了高低起伏、错

落有致的建筑景观。苏州博物馆新馆在设计上

秉承“不高不大不突出”［２］的特点，严格控制建

筑的高度，不与周边建筑群争夺制高点，在满足

部分功能需求的基础上开拓了地下一层以将地

面高度控制在两层以内（见图１）。这样一来，

适当的建筑高度既在功能布局上满足了展览的

需要，又在整体风貌上延续了苏州古城的城市

肌理，与周边历史文化街区、古典园林相融合，

实现了体量上的和谐。

（３）材料和谐。苏州城市肌理的形成，有

赖于苏州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独特的地域风格，

这也促使苏州形成了有异于其他地方的选材思

想，空间环境建构选用的材料多为能营造清雅

韵致氛围或体现文人归隐养性追求的物象。苏

州博物馆新馆在构馆材料的选择上也展现出与

苏州建筑景观选材思想的和谐统一：铺满鹅卵

石的清澈池塘，光影斑驳的竹林，前实后虚的片

石假山，沧桑遒劲的古藤，清新葱郁的水萍，形

状各异的铺路石，以及直曲小桥和八角凉亭等，

将建筑空间装点得丰富多彩，饶有情趣。

（４）环境和谐。苏州博物馆新馆的地理位

置十分特殊，东临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忠王府，西接城市干道齐门路，南与苏州民俗博

物馆及著名园林狮子林隔路相望，北面更有

“苏州园林之最”、享誉全球的世界文化遗

产———拙政园。这种“水路并行，河街相邻”的

格局十分典型。［２］处在这样一种历史厚重、经典

众多的环境中，对苏州博物馆新馆的设计就必

须要严谨慎重，既要延续这种复杂的城市文脉，

同时又要有所创新、有所突破，走出传统的窠

臼，打造自己的特色。所以，苏州博物馆新馆的

设计借鉴了忠王府、拙政园的建筑特色，将传统

的建筑元素与新的建筑理念相融合，从而实现

了新旧建筑的结合，既具有内敛的气质，又异于

旧建筑的繁缛和千篇一律。这种双面绣的设计

理念将两者融合成一个共生态的统一体，不仅

节约了投资，也有利于博物馆本身功能的充分

发挥，更有助于表现文化遗产在历史与现实间

联系和发展的和谐美感。［２］

２．建造理念的和谐

如果说苏州博物馆新馆的外在和谐体现于

其建筑形式的统一，那么其内在和谐就体现在

其布局理念、空间组织、人文精神等方面的和谐

图１　苏州博物馆新馆剖立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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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

（１）布局理念的和谐统一。中轴对称是中

国传统建筑的基本格局。在古代，无论是城市

规划还是营造宫殿、寺庙、民居都严格遵循着中

轴对称的设计理念。这源于古人强烈的“尚

中”意识，而“尚中”意识就是“和”的一部分，它

注重的是人们认识和解决问题所采取的不偏不

倚、执两用中的思维方式，即“中和之美”。［６］儒

家认为：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

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７］即是

说，“中和”是万物之本，这种思想体现在建筑

之上即是对中轴线的运用和强化。

苏州博物馆新馆坐北朝南，入口处正对传

统街道东北街及东北街河，微观上与忠王府的

空间布局保持一致，宏观上与传统建筑的方位

选择和风水意识如出一辙。但从实际功能上

看，将入口处放在西侧会显得更加合理，因为西

侧紧邻城市街道齐门路，无论是展示形象还是

组织交通都比南侧东北街更为有利。苏州博物

馆新馆之所以选择南北走向，其主要原因是与

传统的营造方位保持和谐统一。可见。苏州博

物馆新馆的设计，试图将建筑与其所处的物质

和文化环境的协调统一放在最高位置，其他因

素都作为次要因素考虑。

苏州博物馆新馆建筑分为三大块：由入口、

中央大厅和主庭院组成的中央部分；西部的博

物馆主展区；东部集展览和行政办公于一体的

综合区（见图２）。这三大部分以东、中、西成中

轴对称布局，与忠王府的格局协调统一、相互映

衬，共同展现了建筑的庄重感与规整感。但在

局部的处理上并没有受到“中轴对称”思想的

制约，而是延续了苏州园林灵巧多变的空间布

局，保持着苏州园林小空间营造的核心手法。

整体来说，苏州博物馆新馆大的布局中轴对称，

小的部分灵活多变，既有与忠王府一致之处，也

有与拙政园异曲同工之妙，形成了与其周边建

筑布局的和谐统一。

图２　苏州博物馆新馆主要空间中轴图示
（２）空间组织的和谐统一。苏州园林的空

间组织注重室内外整体空间的联系，以视线引

导为设计重点，以廊道串连为基本手法，空间丰

富多变，灵巧通透，形成“虽由人作，宛如天

开”［８］３７的境界。苏州博物馆新馆的设计继承

了这一空间组织的理念（见图 ３）。由图 ３可

知，经入口过前院即进入作为交通枢纽的大厅，

大厅往西终点是室内“莲花池”，向东终点是

“古藤院”，大厅通过东西两廊联系了“莲花池”

与“古藤院”。首先，东廊、西廊在空间上相对

狭窄而冗长，与苏州园林的廊道一样具有亲切、

图３　苏州博物馆新馆中央空间组织图示

·２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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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闭的空间精神，而“古藤院”、大厅、“莲花池”

则是高大而开阔的空间，东西廊把这三大空间

串联起来，使人在其中行走时感受到强烈的空

间对比，产生从悠然癖闭到豁然开朗的心理感

受［９］。其次，茶室移植的古藤久经历史的沉淀

和岁月的洗礼，给人以无限的时空感，营造的是

深邃旷远的静态空间；而莲花池水瀑倾泻、波光

粼粼，产生的是活泼雅致的动态空间。动与静、

东与西，左右照应，平衡着空间效果，丰富了空

间层次，与苏州园林的空间情趣追求一脉相承。

苏州博物馆新馆通过长廊空间对总体布局

的组织、串联，在强调长廊空间感的同时，通过

长廊终点视觉内容的差异来巧妙地变换空间、

丰富空间层次，引导流线主次，达到空间或放或

收、视线或通或阻、心理忽明忽暗的效果；通过

庭院的错落分布、漏窗的灵活运用，巧妙处理了

建筑、庭院、室内三者的布局关系，使室内外环

境相互渗透、相互借鉴，从而产生步移景异、层

出不穷的空间效果。

（３）人文精神的和谐统一。从文化范畴来

讲，苏州文化从属于吴文化，代表了吴文化的核

心内涵和典型特征。从伍子胥“象天法地，相

土尝水”［１０］构筑阖闾城开始，吴文化便作为一

种文化模式登上历史舞台。由于特殊的地理位

置、气候特征，两千多年来吴地不断积累和包容

中国的物质文化和人文文化，形成了一派繁荣

景象。特别是明中叶以后，苏州地区各种文化

门类空前繁荣，在经学、史学、经济、科技、文学、

戏曲、美术、建筑等各方面都有杰出贡献，并率

先出现资本主义萌芽。［１１］文化发展的活跃与内

容的丰富，使苏州地区形成了状元文化、水文

化、园林文化等不同类型的文化，展示了吴文化

丰富的文化内涵、鲜明的个性和强大的生命力，

正是这样一种多元的文化特征塑造出苏州追求

清新韵雅的人文精神。苏州博物馆新馆从整体

风貌上说，粉墙黛瓦的建筑色调、“不高不大不突

出”的建筑体量、虚实有致的空间秩序，都体现着

苏州的人文追求。从室内而言，无论是展厅室内

的前言，亦或是展品的说明牌，文字表述上都是

既扣题又典雅，具有文人文化的气质，从中透出

富有苏州地方特色的吴文化韵味。［２］人文精神的

贯通，使苏州博物馆新馆有着与苏州一致的个性

和气质。

　　二、天人合一

简单来说，“天人合一”就是通过人的能动

的实践使人与环境协调一致。“天人合一”体

现了人们以人情看物态、以物态度人情的思维

方式。［１２］中国文化的两大源头———儒、道文化，

都强调“天人合一”。道家强调“无为而无不

为”，注重以“无为”的理念实现大道，即“天人

合一”的人生境界。儒家强调与自然的亲善和

谐，要求站在以人为中心的立场上重视和保护

生态环境。［１２］事实上，“天人合一”也属于“和”

的范畴，但是它又有着自己的内在要求和精神

意义，可以作为一个独立的观念来分析。它不

再停留在仅仅要求人与环境的和谐共生状态之

上，而是表达出一种崇尚自然、返璞归真的以自

然的“天”来主导人性追求和人生境界的诉求，

不能“不为”，也不能“全为”，找到“为”与“不

为”的中间位置，使这种状态的效果远远超过

“全为”与“不为”叠加的效果。苏州博物馆新

馆在设计上对自然的引入、对“崇尚自然”的表

达随处可见，并且别具特色、耐人寻味。

１．自然光线的运用

苏州博物馆新馆的特色之一就是对自然光

线出神入化的运用。苏州博物馆新馆的外表虽

为传统建筑式样，但骨架为钢结构，屋顶多采用

钢化玻璃，这为自然光线的导入埋下伏笔，巧妙

规避了传统大屋顶束缚采光的弊病。同时，屋

面多变的形态为玻璃的安装位置提供了多种选

择的可能，使光线能够恰到好处，避免了光的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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滥。如果说玻璃天窗的设计纯粹是为了功能的

需求，那么金属遮光条的使用就使空间充满了

活力和情趣。在阳光的照耀下，遮光条交织成

的光影映射在乳白色的墙体上，光影斑驳，有虚

有实，令人赏心悦目。当然，调节和过滤光线也

是遮光条的重要作用之一。光线经过调节和过

滤之后产生的层次变化及不同空间光线的明暗

对比，能让周围的线条流动起来，令人入诗入

画，妙不可言。［２］与著名美籍华人设计师贝聿铭

先生“让光线来做设计”［２］的理念一致，苏州博

物馆新馆就是让自然来主导设计，设计中尽可

能渗透更多的自然因素，以达到功能和视觉上

都近乎完美的效果。这种经人工巧妙处理的自

然光线所产生的效果并非人工光线所能媲美，

也远非自然光线所能达到，只有“人有意，天作

美”才能产生。

２．自然景物的应用

苏州园林向来以“虽由人作，宛自天开”的

意趣美为人们津津乐道，它借自然之趣来表达

人生追求或是人生境界。苏州博物馆新馆采用

了同样的手法，注重对自然景物意趣的挖掘和

表达，以此来营造不一样的庭院景象、丰富观者

的视觉画面、生动观者的心理感受。馆内造景

选用的材料都是在苏州随处可见并被普遍运用

的自然物质，如水、石、竹、树、藤、水萍、茅草等，

但又不是单纯地随机利用，而是有意地选择并

辅以人工创造的环境，使景象自然而又不失秩

序、质朴而又不失活泼、古韵浓郁而又新意横

生，令人神往。例如，馆中竹林的选择是设计师

在听取了园林专家的意见后，从竹的高度、外

形、习性等各方面综合考虑，做到不能太疏亦不

能太密，能透过竹林看到竹林背后的风景。同

时竹叶随风而动，斑驳的竹影在阳光的照耀下

映射到白墙上，形成一幅浓抹淡描、变化多端的

传统水墨画，让人置身其中，流连忘返。树的选

择放弃了传统园林追求的层次性和丰富性，注

重单株观赏的效果，树姿态优美、线条柔和，与

建筑本身的刚硬、秩序形成对比，刚柔相济，相

得益彰。特别是茶室内侧的紫藤，设计师从文

征明当年手植的紫藤上修剪枝蔓嫁接在院中，

其精神内涵不言而喻。而在视觉效果上，睹物

思人，将人的思绪瞬间定格在四百年前，不免有

宇宙浩大、时光易逝之感。这些将自然景物巧

妙融合或结合人工营造的环境，所产生的视觉

效果和想象空间，似曾相识而又出人意料，远非

自然景物所能企及。

　　三、美在意象

“美在意象”是叶朗在１９８０年代对中国传

统美学进行系统研究后提出的美学观点，认为

审美活动即是要在物理世界之外构建一个情景

交融的意象世界［１］５５，它是对朱光潜在《谈美》

一书中所说的“美感的世界纯粹是意象世

界”［１］８２的观点的继承与发扬。可见，“美在意

象”是对传统美学之精髓的提炼，渗透着中华

民族的审美习惯和审美理念。“意象”早在战

国时期的《易传》中已有论及，但其并非美学范

畴，而是对卜筮方法所做的形而上的解释。第

一次将“意象”用于论述文艺创作的是南北朝

的刘勰：“独照之匠，窥意象而运斤”［１３］。从此，

“意”与“象”作为传统二元思维模式中的主客

体开始进入艺术创作领域。经过不断发展，如

今“意象”已有自己独立和完善的体系，成为艺

术创作、审美活动乃至中国文化的精髓。

我国著名哲学家李泽厚先生将“美”定义

为“有意味的形式”，并做了这样的解释：高度

提炼、概括，而又丰富、具体；已经程式化，而又

仍有一定个性。它不是一般形式美，而是有意

味的形式［１４］。在某种意义上，“意象”与“有意

味的形式”有着相同的内容，即情感与形式的

统一。在这里，“意象”可以理解为“有意味的

形式”。苏州博物馆新馆对意象的挖掘和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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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很贴切，如灰色线条、叠落山墙所产生的感性

世界。

１．线的艺术

苏州博物馆新馆外观给人最深的印象就是

深灰石材的墙体边饰对白墙的划分，并且这种

划分贯穿整个建筑（见图４）。从形式上看，线

条将整个建筑划分成一个个几何体，使建筑显

示出强烈的雕塑感，从而削弱了建筑的体量感，

减少了建筑对人心理上形成的压迫，体现出设

计师对建筑体量的要求———“不高不大不突

出”。从内容上看，这又何尝不是设计师对中国

传统艺术特征深刻挖掘的结果呢？唐代画家张

彦远提出“书画同源”［１５］的命题，正是对中国传

统艺术注重线条美的高度而又准确的概括。从

原始的岩洞壁画到中国的绘画艺术，再到线条艺

术的集大成者———书法，无不体现出线条的无穷

魅力。书法更是将线条艺术演绎到作为生命情

感的表现形式，正是线条使书法成为中国艺术里

独立门类的一种艺术。而设计师有意从传统艺

术中抽取出这种艺术物象就是想在建筑上做白

描和勾勒，将建筑作为一幅绘画去表达。当然这

种对墙面的划分并不是随意的，对大墙面的划分

起到了减少建筑体量的效果，墙面上部的再划分

完成了墙面与屋顶的过渡，对洞口的勾勒突出了

洞口的画框感，而对墙转角延伸到屋顶的勾勒则

强调了墙与顶的连续性。［１６］这种“有意味的形

式”给人展现出了一个眼前景与心中情交融的世

界，令人若有所思又无法言喻。

２．墙的节奏

赣派建筑和徽派建筑的特色之一就是马头

墙的运用。赣派和徽派民居建筑密度较大，不

利于防火，而且墙体一般高大封闭，使建筑显得

过于呆板、没有生气。于是，人们就把两侧山墙

砌得与屋面平齐或高出屋面，并随屋顶的坡度

迭落，以呈水平阶梯形，这样墙体不仅能够有效

隔断火源，而且显得错落有致，动势十足，为建

筑增加了动态的美感。苏州博物馆新馆墙体的

设计就是汲取了马头墙的元素，将墙体随着线

条的划分做成错落有致、高低起伏的形式，从而

打破了墙体呆板静止的状态（见图５）。但这种

汲取并不是单纯地复制和抄袭，而是概括了马

头墙的符号特征，通过抽象变通，追求神似而不

是简单的形式上的模仿。［１７］一方面，这种变形

适应了新馆独特的屋顶造型；另一方面，墙体的

错落使山墙外的园林景象得以不同程度地展

现，有实有虚，给建筑增加了几分生气，使空间

多了些许情趣。虽然我们从中已经看不到马头

的影子了，但这种动态和情趣足以让人生成似

曾相识的心理感受。

　　四、意境之美

“意境”同样是传统美学的一个重要范畴，

属于审美表达的最形而上的一种类型，所以从

这种意义上说，不是所有艺术都能创造出意境，

但营造意境美是上乘艺术的普遍追求。关于

“意境”，不同的人虽有不同的理解，但叶朗的

图４　苏州博物馆新馆墙体上线的应用 图５　苏州博物馆新馆的墙体形式

·５０１·



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６年４月　第１７卷第２期

“哲理说”得到了较为普遍的认可：从审美活动

的角度看，所谓“意境”，就是超越具体的有限

的物象、事件、场景，进入无限的时间、空间，即

所谓“胸罗宇宙，思接千古”，从而对整个人生、

历史、宇宙获得一种哲理性的感受和领悟。［１８］

诚如文学家袁行霈先生所说：“意境好比一座

完整的建筑，意象只是构成这建筑的一些砖

石”［１９］，意象与意境有着相承、递进的关系。从

本质上讲，意象重在构建一种情景交融的意蕴

世界，而意境则是要突破这一意蕴世界，进入

“景外之景”“象外之象”，以抒发作者的人生

观、宇宙观。可以说，意象是从一般的物象出发

的；而意境则是从意象出发的，其起点就是意

象，而非一般的物象。意境除有意象的一般规

定性之外，还有自己特殊的规定性。意境的内

涵大于意象，而外延小于意象。［１８］苏州博物馆

新馆在造景手法上颇得苏州传统园林的精华，

意境的营造别有一番趣味。

１．山水意境

苏州园林营造意境惯用的手法就是掇山理

水，化山川丘壑于方寸之间，这与自然山水丰富

的意蕴内涵是分不开的。侯幼彬［２０］２９３指出，在

古人所写的建筑游记里，人们透过建筑所获得

的意境感受中，山水自然景象往往占据着最突

出的位置，并将山水意象归纳为意境构成中最

活跃的因子。儒家美学所遵循的借物喻志、托

物寄兴、感物兴怀的“比德说”，以及道家美学

所引发的寻求精神解脱、人生慰藉、超然洒脱的

“畅神说”，都有关于山水意境的重要内容。苏

州博物馆新馆的设计虽然在“掇山理水”上下

了一番功夫，但并非照搬苏州传统园林的造山

手法。传统园林的造山手术以“皱、漏、瘦、透”

之美为设计核心，在审美表达上已经登峰造极，

实难超越。苏州博物馆新馆的设计者另辟蹊

径，将大石头切片并辅以火烤，形成颜色深浅不

一的外表，前后摆放，高低错落，有条不紊，在用

黑色石材镶边的白墙的映衬下，中国传统写意

山水画的意味十分浓郁（见图６）。特别是在阴

雨连绵或是初晓傍晚时分，天色朦胧，石块或隐

或现，水面波光粼粼，天水交织，使观者与天地

合二为一，“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顿

觉天地的浩大、万物的和谐，领会到人生的归属

感与使命感。

图６　苏州博物馆新馆创意山水

２．窗亭意境

窗、亭是园林建筑的重要构成要素，因为不

仅其自身具有强烈的观赏性，同时其所形成的

“画框”又能创造出一幅美景，即所谓“借景”。

造园大家计成认为，“构园无格，借景又因，切

要四时，何关八宅”［８］２５７，是“借景”的主要内

涵。学者侯幼彬将窗、亭看作“观景式”意境构

成的重要元素，窗、亭的设置能提供适宜的观赏

点，提供丰富的观赏景框，从而为意境的营造提

供良好的前提条件。［２０］２９０苏州博物馆新馆的窗

大多是从古典的漏窗形态提炼而来的，古朴大

方而又简约时尚，有正方形、六角形（见图７）、

长方形、海棠性等多种形状，为“借景”构建了

丰富的景框。窗外作为室外环境部分，或是一

片疏密有致的竹林，或是一株苍劲粗犷的老树，

抑或是一弯倒影斑驳的秀水，都是一幅饶有情

趣的自然画作。主庭院现代感极强的玻璃亭子

脱胎于传统的亭子，四面通透，视野极好。亭子

以及六边形的观景平台都给人们提供了良好的

观赏位置，使人们步移景异，随时变换新鲜的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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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洞悉着万物的美、自然的秘密。

图７　苏州博物馆新馆的六角形窗洞

３．水荷意境

苏州的水和莲花有浓厚的地域特色和丰富

的意象表达，在传统文化中都有着弥足珍贵的

文化内涵。苏州博物馆新馆中央大厅向西的廊

道，其尽头是一堵室内水幕墙和莲花池。由于

自身的流动性，水流沿着横向或斜向的墙体突

起结构，形成一条条水帘，跌落莲花池，迸溅起

点点水珠，泛起圈圈涟漪。这种充满生命气息

的动感与清脆美妙的流水声仿佛将人带入自然

中，拥抱自然万物，倾听天籁之声。虽然结合了

现代新型的建筑材料———石材、玻璃，却塑造出

了清新高雅的文人气息。浓郁的景象，营造出

清逸朴素、趣味盎然的意境，让人们的眼前豁然

开朗，心情也随之愉悦起来。

４．古藤意境

古藤的意象，不免让我们联想到马致远的

“枯藤老树昏鸦，古道西风瘦马”所创造的意

境。虽然茶室的古藤意境不及马致远的凄凉哀

怨，但一株从文征明亲手所植的紫藤上修剪枝

蔓嫁接而来的古藤，足以让人产生沧桑萧瑟、岁

月易逝的人生感叹。在与现代建筑材料、室内

家具的对比下，古藤的形象愈发显得寂寥沧桑。

这种画面不仅会给人以视觉的冲击，还会给人

以心灵的涤荡，使人生出念古怀远的情愫。

　　五、结语

虽不能说苏州博物馆新馆完全是依照传统

美学观的理念来设计建造的，但正是由于其有

意无意、自觉不自觉地表现出来的传统美学观

念才使其显得弥足珍贵，这说明传统美学观念

不仅在古代反映了人们的审美趣味和生活理

想，而且在科技高度发达、文化多元交融的今

天，仍然有着不可替代的现实价值，特别是在美

学体系和艺术创作领域里仍作为一弯清泉滋润

着人们的心田。因此，挖掘传统美学有价值的

观点，并将其应用到当今的艺术设计中，将传统

与现代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形成能代表中国文

化的设计风格，以提升当代设计的文化内涵和

审美水平，是中国的艺术设计行业面临的一个

重大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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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　《渡江侦察记》连环画（顾炳鑫）

图８　《交通站的故事》连环画（华三川）

组成适合主题需要的韵律和情调。

综上所述，新中国成立至１９６６年前后连环
画艺术的第一繁荣期为连环画以后的发展储备

了人才，积累了经验，为连环画艺术的再度繁荣

积聚了力量，也树立了标尺，这对此后的连环画

创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承继和借鉴意义，有助于

推动连环画艺术的蓬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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